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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谎言
——析“伪纪录片”式惊悚电影的叙述方式

◎ 李青霜

【摘　要】“伪纪录片”作为近年来异军突起的一种电影类型，其叙述方式有不同于传统电影的特别之处。

本文从叙述学角度出发，试对“伪纪录片”式惊悚电影的叙述者、受述者以及叙述层次作出粗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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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麦茨在他的《电影符号学的若干问题》

中说：“‘电影符号学家’要做的第一个选择是：

研究的范围应该是大影片（即叙事性影片），还

是短片、纪录片、工艺片、教学片、广告片？”麦茨

肯定了前者：“叙事性影片的研究（至少在初始阶

段）就成了重点。”〔1〕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麦茨

将“叙事性影片”与“纪录片”做了一个明确的区

分，并且将重点放在了叙事性影片身上。“简而言

之，一切广义的‘纪录片’之间只有一条名副其实

的界限，‘纪录片’的各种特殊样式，一开始就抛

弃了叙事的原则。”〔2〕

这个区分很好理解，一般意义上的叙事性影

片，其重要特征就是虚构性。而纪录片，虽然其本

身的定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它都

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即使大多数时候这是

一种经过人为选择后的真实，但至少在事件本身

上没有人为的虚构。而对于电影来说，“没有‘戏

剧性’，没有虚构，没有故事，也就没有影片。”〔3〕

一边是略显乏味的真实，一边是精彩纷呈的

谎言，二者在叙事上拥有的本质上的不同，使得

近年来异军突起的“伪纪录片”式电影从一开始

就具有了叙事上的与众不同的复杂性。

所谓的“伪纪录片”，即mockumentary，也就

是mock和documentary的结合，代表了一种新的

影片类型。它披着“真实纪录片”的外衣，内容却

是虚构的。但它和“半纪录片”又有所不同，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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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用纪录片风格拍摄的虚构故事，让观众产生

“这是根据真实事件拍摄的”印象，而且通常由

一个全知观点的叙述者（旁白）来主述故事，但

是，观众清楚地知道这是一部电影，它的故事是

仿真实的。而伪纪录片则不同，它竭力要造成的效

果就是，这根本就不是一部电影，这是偶然拍下

的真实事件，拍摄者不是专业的摄影师，而是在

当时场景下的某个人物，他参与整个过程，并拍

摄下来。

伪纪录片的目的，是要让“期待观众”产生

强烈的代入感，而这种代入感，又特别适合惊悚

电影、灾难电影营造气氛的需要，从《女巫布莱

尔》、《死亡录像》、《鬼影实录》这些小成本惊

悚片，到大制作的灾难片《科洛弗档案》，伪纪录

片总是用一台摇晃的DV，看似忠实真实地记录着

虚构的故事，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实的谎

言”。

一、伪纪录片：谁是叙述者

站在 叙 述学的角度 来 看，电影的叙 述者是

谁，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电影叙事中的

‘叙述人’，由于摄影机这一特殊的‘视点’机制

的存在，而打上了特定的叙述特征。”〔4〕李显杰老

师在《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这本书中将电

影叙述者分为两类，即“人称叙事”与“非人称叙

事”。前者指“影片叙述人以明确的语法意义上的

人称‘我’、‘他’甚或‘你’的身份和语气来‘讲

述’（呈现）故事。例如，《红高粱》是以画外‘我’

的第一人称来展开叙事的，《青春祭》则以画内

‘我’的第一人称方式来展开故事”〔5〕。后者指

“影片叙事本文中没有一种明晰可辨的‘叙述人

声音’作为叙事源出现……瑞安、戈德罗、查特曼

等人则认为，即便没有人称叙述人出场，叙事本文

中仍存在着‘非人称叙述人’或叫做‘匿名的叙述

人’”〔6〕。在后文中又将“非人称叙述人”具体分为

两类，一类是完全由镜头来“呈现”的“呈现式”

叙述人，一种是“影像+字幕式”叙述人。

对一般电影来说，这个分类似乎已经比较完

善了，但是，“伪纪录片”的叙述者，却不属于上文

提到的任何一种。

以西班牙惊悚片《死亡录像》（2007）与美国

大片《科洛弗档案》（2008）为例，前者是以电视

台对消防队的一次采访开始，电视台的摄影师拿

着摄影机面对女记者，女记者背后是消防车的背

景，女记者一边与在摄影机后面的摄影师聊天，

一边开始了外景记者常规的采访开始前的那套说

辞。一段普通的对消防队员的采访后，警报响起，

记者与摄影师随同两名消防人员进入一栋建筑，

发现建筑里的人被一种未知的病毒感染，大楼在

记者一行人进入后被当局封锁，记者的摄影机记

录下里面发生的一切，最后所有的人都死亡，只留

下这一卷录像。《科洛弗档案》也如出一辙，首先

是男主角Rob将要去日本工作，在他的送别派对上

由他的朋友Hud负责用DV记录，而后却出现了未

知的怪物袭击曼哈顿，逃亡途中，Hud坚持用DV

继续拍摄，最后同样是大家都死亡，这卷录影成

为一份国家档案。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部伪纪录片电影中，叙述

者并非拿着摄影机的摄影师或者拿着DV的Hud，

虽然在《死亡录像》中，一开始时女记者对着摄影

机讲述消防队情况的时候，有一点像上文提到的

“人称叙述人”，如果整部影片都是由她对消防队

的采访，那么可以说她就是叙述人，但实际情况

是，影片并非真的在对消防队做采访，女记者对

消防队情况的叙述只维持了短短的时间，很快她

就变成了对一切茫然不知的人群中的一员。她这

段短短的叙述，只能作为低于主叙述的一段“次

叙述”来看待（这一点将在后文做详细分析）。

电影中所有的人物都不是叙述者，原本的摄影者

死亡，只要还有其他人拿过摄影机继续拍摄，叙

述就没有结束。甚至即使所有人都死亡，但只要

摄影机还在运作，叙述都可以继续下去。那么，

以这两部电影为代表的“伪纪录片”真正的主叙

述者就很明显了。很简单，那就是“摄影机”或者

“DV”本身。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剧情不允许，也始

终会保持摄影机的打开状态，例如《死亡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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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记者的摄影机被前来的卫生监察员强制关闭

了（如果在那种情况下还没有人对摄影机的存在

有异议的话，是不符合实际的），于是叙述暂停

了，屏幕一片漆黑，这时，电影安排了一个好奇的

小女孩，无意中打开了放在一边的摄影机，从而

使叙述得以继续进行。

伪纪录片的叙述者是摄影机或者DV，这已经

无疑了。那么，情况就似乎和上文提到的“非人称

叙述人”中的“呈现式”叙述人一致，因为一切都

是由镜头本身来呈现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伪

纪录片的“镜头”，和上文“呈现式”的镜头，本质

上是有区别的。

“呈现式”叙述人的“镜头”，也就是通俗意

义上的“电影制作班子”的镜头：导演的镜头，

专业摄影师的镜头，后期制作的镜头，作为拍摄

工具的镜头……观众在一般情况下意识不到“镜

头”的存在，这个“叙述者”是完全隐身的。

而伪纪录片作为叙述者的“镜头”，却是一个

显身式叙述者，它同时还作为一个“人物”出现，

在上文提到的两部电影中，我们甚至还可以将它

看做一个唯一劫后余生的“人”，在事件之后叙述

出当时的一切。

如果将这个“镜头”看做电影中的一个人物，

那么我们又能不能将它看成 是“人称叙 述 人”

呢？就像电影《情人》中老年的“我”讲述15岁的

“我”的故事一样，劫后余生的摄影机讲述了它作

为一个“当事人”所经历的故事。乍一看这样的分

析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电影镜头”的

特殊性，伪纪录片的“镜头”既是叙述者，也是显

身的人物，同时还是电影的拍摄工具。也就是说，

它同时具有上文中两种叙述人的特点，既有人称

叙述人的显身特性，又有非人称叙述人精巧的主

观操纵。

伪纪录片“镜头”的身兼多职，正是其有别于

其它影片的优势。

二、伪纪录片：价值观的一致共享

从叙事学的观点来看，对隐指作者、隐指读

者、叙述者、叙述接受者、人物这五种要素相互之

间的关联划分出了六个关联式，伪纪录片的关联

式应该属于第四种，即“五个成分挤到一起，价值

观完全一致共享”〔7〕。

首先，电影采用的“纪录片”方 式，同追求

“现实感”效果的小说类似，虽然我们给这类电

影贴上的是“伪纪录片”的标签，但是它在隐指

读者（期待观众）视野中呈现出的却是真正“纪

录片”的外观。它让隐指作者与叙 述者靠 得 很

近，甚至作出了隐指作者与叙述者完全一致的假

象，“一部典型的好莱坞影片，它直接利用摄影

机作为一个‘窗口’或第二双眼睛，观众借此观

察现实——它把摄影机抓得牢牢地，只允许‘记

录’正在发生的事。看这样一部影片，我们往往

忘记了这一点：‘正在发生的事’实际上并没有

‘发生’，而是一种涉及许多人的行为与观念的

高度复杂的‘结构’。”〔8〕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

为“伪纪录片”叙述的隐指作者与叙述者看起来

仿佛完全重合了，使得观众相信这是一个“完全

可靠叙述”。

这 就是为什么近年来惊悚电影对“伪纪录

片”方式青睐有加了，当下被电影、电视、书籍、报

刊杂志等大众传媒轮番轰炸下的观众们已经被养

足了刁钻古怪的胃口，茅盾先生观察到的所有人

会对《火烧红莲寺》的故事坚信无疑的时代已经

一去不返了，“比较‘世故’的读者会拒绝站到隐

指读者的位置上，这样，作品对他来说就达不到

预期的感动效果。”〔9〕对坐在电影院拿着爆米花

和可乐悠哉的价值观千差万别的现代观众来说，

审美疲劳使惊悚灾难题材已经开始走向穷途末

路。追求“陌生化”效果的伪纪录片成功将隐指

作者、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缩到最小，也就

成功地将隐指读者，即期待观众推到了该在的位

置上。

隐指作者、隐指读者、叙述者、人物，五要素

中的四个在伪纪录片中无疑已经聚在一起了，那

么，“叙 述接受者”是谁？他在伪纪录片中存在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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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伪纪录片：谁是受述者

伪纪录片的受述者，初看之下似乎是隐身的。

无论是《死亡录像》还是《科洛弗档案》，似乎的

确有一个隐身受述者的存在，那就是“后来看到

这部分录影的人”。《死亡录像》中也许是后来进

入那栋建筑并发现这卷录影带的卫生监察员、政

府官员或者其他有关联的人；《科洛弗档案》则更

明显，因为这卷录影最后成为国家档案，自然是有

权限看到这部分档案的人是受述者。这些人，是

影片中的隐身式受述者。

而实际上，显身式受述者在电影中一开始就

存在，那就是摄影师或者DV拍摄者。

电影中灾难发生之前，所有人都在正常生活，

正常社交，拿着摄影机或DV的人刚开始只是在做

普通的记录，随后变故发生，拍摄者都怀着“我

要将这一切记录下来”的想法，即使在逃亡中、生

命垂危时，也有“至少希望以后的人知道这里发

生过什么”的执着，这既是保障叙述顺利进行的

需要，也保证了摄影机后“受述者”的存在。拍摄

者其实是第一个看见拍摄内容的人，也就是第一

个受述者。

但 是，显身式 受 述者并没有得到完整的叙

述，这和隐身式受述者相区别。两部电影中都有

摄影机运作，但拍摄者不在的情况出现。《死亡

录像》中，是小女孩打开摄影机那段，以及摄影师

死亡，摄影机跌落，刚好拍下女记者被怪物拖走

那段。《科洛弗档案》则更加复杂，除了上面的情

况，只DV的拍摄者就有三个，也就是说显身式受

述者不是唯一的。但这并不能抹杀“拍摄者”就是

显身式受述者的结论。伪纪录片的确做到了五个

成分挤在一起，价值观一致共享。

四、伪纪录片的叙述层次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确定了伪纪录片的叙

述者是片中显身的摄影机或者DV，这种方式成功

地让观众产生了代入感。但是，由于视角被完全

局限在摄影机能捕捉到的范围内，要做到完全流

畅的叙述并不容易，因此，在摄影机这个主叙述

之外，必然有各种次叙述作为补充。

《死亡录像》中始终充斥着一个悬念，就是

病毒的来源。这个悬念的解答只靠摄影机的叙述

是无法完成的，所以，就依靠片中每个人物不同

的次叙述，层层拨开真相。首先是女主角随时以

“记者”身份面对镜头作出的实况解说，开场对

消防队的解说、变故发生时对当时情况的解说、

对大楼住户的采访……当大楼被当局封锁以后，

被困的人渐渐嗅出了阴谋的味道，住户之一的实

习医生的次叙述说明了这是一种病毒。然后大家

聚在一起，思索大楼的人员构成，每个人的次叙

述为观众拼凑出大楼的结构和人员情况。在这个

次叙述里还初次带出了一个重要的线索：顶楼一

个废弃的房间。随后，从外面进入大楼的卫生监

察员在大家的逼迫下作出一段叙述，说出一部分

事实。但是这些人物的次叙述虽然在渐渐补完事

实，但是他们掌握的消息本身并不完整，所以，最

后摄影师与记者爬上了顶楼废弃的那个房间，在

房间里发现了大量的实验器材，并看到贴满屋子

墙面的剪报，甚至还在老旧的录音机中发现一卷

磁带。剪报与磁带自然也是次叙述，虽然作为主

叙述的摄影机对它们一笔带过，但是细心的观众

自然可以从这些次叙述中提取到信息。

《科洛弗档案》也使用了相同的方式。变故

发生时，摄影机还没有拍摄下怪物的形态，所有

人都对一切一无所知，电影两次安排了电视上的

“新闻播报”来叙 述，一次在Rob公寓里，一次

在逃亡途中的一家电器行里。除此之外，街上人

们的议论，大兵的解说，都是低于主叙述的次叙

述。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在DV拍摄“正常

社交——变故发生”这段经历之前，DV中原本就

有一段视频，那是在“当下时间”之前，关于男女

主角日常生活、游玩的一段记录，这段记录总是不

时插入“当下”的记录：电影刚开始时首先播放的

就是这段视频，但非常短暂，随后就进入主要事

件；随后的逃亡中，拍摄者Hud想要倒带去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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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刚刚拍下的怪兽的样貌，结果却倒回到了原

本的这段视频；电影最后载着他们逃离的直升机

被怪兽打落，DV掉在一旁，也许是因为震荡，DV

在一瞬间自行跳出这段视频的一帧。这些视频片

段对主要故事的侵入是次叙述吗？我认为不是，

这段视频仍然在主叙述的层次上，叙述者没有变

化，仍然是DV，它的倒放和插入类似于小说中的

倒叙或插叙，只是为了渲染男女主角的爱情，在其

中，我们能感受到隐指作者想要通过叙述者传达

给期待观众的东西，毕竟，影像结构无论呈现怎

样的外在形式，它都涉及那个隐含的叙述者的行

为。

说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提一提所谓的电影中

的“彩蛋”，因为这可以说是隐指作者最直接的体

现。最著名的彩蛋恐怕要数希区柯克电影中总会

出现的导演本人了。《科洛弗档案》中有一些极难

发现的短暂的画面，隐藏在正常的叙事之下，这些

画面都是经典怪兽电影的一帧（比如金刚在帝国

大厦击落飞机的画面出现在《科洛弗档案》飞机

失事后一个模糊不清的画面里）。这其实是对同

类电影前辈的致敬，但是从叙述学的角度，对电

影彩蛋应该如何定位，它是否属于“元叙述”，笔

者才疏学浅，自忖目前还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令

人信服的分析，勉强算作是抛砖引玉，期望以后能

看到学者们对此的精彩剖析。

结语

通过上文对“伪纪录片”这一新的电影形式

进行的简单分析，笔者认为：

第一，“伪纪录片”是一个新的电影类型，其

目的是要让“期待观众”产生强烈的代入感，这种

代入感之所以能得以完成，正是由于这一电影类

型做到了隐指作者、隐指读者、叙述者、叙述接受

者、人物这五种要素的积聚，达到了价值观的一

致共享；

第二，“伪纪录片”电影的叙 述者是片中拍

摄工具“摄影机”或“DV”，它是一个显身式叙述

者，并应同“人称叙事”与“非人称叙事”有所区

别；

第三，“伪纪录片”的受述者可分为“隐身”与

“显身”两种，后者是摄影师或者DV拍摄者，而

前者为“后来看到这部分录影的人”；

第四，“伪纪录片”的叙述层次繁多，是一种

拼图式的叙述方式。从这些叙述层次中能明显感

到隐指作者的存在。

由于电影这一形式本身在叙述上的特殊性，

对电影进行叙述学分析有一定的难度，对于其中

的漏洞和缺陷，还有待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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